人性的闪光  生命的体验——观教学大戏《萨勒姆的女巫》有感

                 唐衍欢

     （广西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  本文通过对话剧《萨勒姆的女巫》背景、内容的基本介绍，引出该剧表演风格、

台词风格和舞美设计三个方面的分析与评介，以此来提高观众对该话剧的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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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南艺术学院于丽红(表演专业教授、学科创始人)，唐伟老师（云南话剧院，国家一级导演）指导的本科生毕业大戏《萨勒姆的女巫》圆满结束，台下的掌声不绝于耳，使人时常回味着该剧的精彩之处。

导言：一场严酷的人性考验

此作是由被誉为继尤金.奥尼尔之后的美国最杰出的戏剧大师，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之一的阿瑟·米勒创作的。《萨勒姆的女巫》创作于1953年，当时美国出现了恐怖的麦卡锡主义
，自由和人权遭到了践踏。故事取材于美国建国前一个真实的案子“萨勒姆女巫案”：事情发生在1692年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小镇。以牧师萨缪尔•帕里斯（Samuel Parris）9岁的女儿和11岁的侄女突然痉挛，发出尖叫，浑身抽搐为开端。从马萨诸塞州小镇萨勒姆到整个埃塞克斯郡，再到周边的米德尔塞克斯、塞弗科，开始了猎巫活动。从最开始，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乞丐和穷人，发展到大量市民被审判、关押，人人自危，纷纷控诉身边可能危及自身的人。最终1693年5月，以州长菲利普全面赦免被关押者而告终。此时已有19人被绞死，近200名服刑者，还有数人死在监狱里。
该剧内容如下：“魔鬼”造访了萨勒姆小镇，整个镇子上充满了嫉妒、污蔑、陷害和报复。很多无辜的人被送上绞刑架。牧师帕里斯的侄女艾比·盖尔原是普洛克托家的女佣，因与普洛克托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被女主人伊丽莎白赶出了家门。她便利用指控女巫的机会诬陷伊丽莎白是女巫。普洛克托为拯救妻子的性命，说服了家中女仆玛丽，来到法庭作证。在法庭的威逼下，关键时刻玛丽却推翻了自已的证词，并反诬普洛克托是魔鬼代言人，普洛克托因此入狱。法官托马斯诱逼普洛克托在忏悔书上签字。在生与死之间，普洛克托终于撕毁了认罪书，选择了绞架·····
在谈到创作《萨勒姆的女巫》的体会时, 阿瑟·米勒说道:“如果《全是我的儿子》和《推销员之死》所受到的褒奖使我感到这是一个充满友好的世界话, 5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事件则使这种感觉一下子化为乌有。⋯⋯我吃惊地看到, 那些多年的老相识从我身边走过时连头也不敢点, 而且更使我震惊的是, 我了解到存在于这些人中间的恐怖气氛是有人蓄意策划的, 以致人们心里感到的尽是恐怖。”【1】
《萨勒姆的女巫》正是一场能使人心灵受到洗礼的社会悲剧。

云南艺术学院的师生们以自己独到的艺术见解和较好的演技技艺，创造性地将大洋彼岸的艺术之花，成功地引种到中国的土地上，使之成为当地话剧舞台上一出和谐生动统一完整，韵味无穷的艺术精品，堪称为艺术引进的一个杰作。

此剧如此成功，我想这和师生之间配合默契，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两位老师以缜密的艺术构思，严谨的工作作风，通领全局的导演风范，各有千秋的教学方法。引领学生们在一种团结、奋进、活泼、紧张的气氛中将这一力作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眼前。下面我就从该剧的表演，台词，舞美三方面来阐述：

一、表演风格

（一）朴实、自然：

《萨勒姆的女巫》讲述的是小镇上的故事，主要人物是村民们与法官、牧师。不像以往的戏剧，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宫廷味十足，讲述贵族与贵族之间的纠纷；也不像罗伯特·托马斯写的《八个女人》描述着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纷争。该剧没有贵族们身上那种特有的气息：虚伪和做作。演员们容易与角色相契合，像生活一样去行动，去思考。

    约翰·普洛克托是本剧的男主角，一个曾经犯下奸淫罪的农夫。在审巫案件发生之初面对邪恶，他也曾屈服，动摇过。但正直，善良的本性终于使他回到正义的一边，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勇敢地面对死亡。

谢宇饰演的约翰·普洛克托对角色整体的认识还是把握的比较准确的。他牢牢地抓住了该角色是最明显的特点：一个强壮的庄稼汉。既然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不可能饱读经书，学富五车。在他与普特南的谈话间，手中还在不停的削尖着用来种地的木棍。与黑尔牧师的对话中顿了一下斧头并利索的握在手中等（丝毫没有一点做作之感）。在戏剧表演中，一个人随身携带、佩带、使用什么样的物件，常能够表现这个人物的地位、身份以至所从事的职业。【2】在这种朴实、自然的表演中，观众很容易感受到约翰·普洛克托在特定情境中的典型性格。

肖晶娇饰演的蒂图芭，我觉得她较好的把握住了人物的特点。该角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村妇，同样也说明了她没有多么高深的思想，没有优雅的举止，没有甜美动人的嗓音，正是个无比朴实的女仆人。该角色的本质是一个善良忠诚的好人，但在艾比·盖尔的诬陷，众人的严刑逼供下使得她也不禁害怕、退缩，最后不得已站在了邪恶的一边。但她内心却受着良心的指责、痛苦的煎熬。最终，她选择离开这个充满乌烟瘴气的地方，走之前她边借酒消愁，边大声喊：魔鬼啊，带我回到我的家乡巴巴图斯，我的家乡可没有地狱……精彩之处就在于：肖晶娇同学没有故意去装，去表演情绪、表演结果。能感觉得到演员是用真诚的心去体会该人物的复杂的内心情感，把我与角色合二为一、融为一体。否则为了痛苦而痛苦，这是非常可怕的。

张振宇同学饰演的詹理斯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无论在外型还是声音上对他来说都是个极大的挑战。但他还是努力克服了这一切，使得他被公认为塑造角色能力最强。例如：在第二幕中，詹理斯得知自己的老婆被人抓走了，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约翰·普洛克托家，由于心里太着急，说话都吞吞吐吐，喘不上气儿来。这时，不需要更多的行动和语言，观众们已经能体会到詹理斯对老伴深深的爱。良好的感知力使他的表演没有一丝雕琢的痕迹，整体看来都比较流畅，把詹理斯这种身老而心不老、勇敢正直的倔老头形象刻画得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二）细腻、准确

剧中的女主角艾比·盖尔在小的时候，亲眼看见她父母的头颅被印第安人砸碎在枕头上。童年时期经历的悲惨遭遇，使她的人格发生严重的扭曲。当她碰见人生中第一个男人，并且这个男人同样给了她渴望已久且急需的温暖时，结果可想而知：她强烈而执着的爱与她的占有欲，导致了她的自私和凶残。特别是在艾比·盖尔诅咒伊利莎白的那一幕：她喝着鸡血，而后把死去的动物往地上一扔，恶恨恨的说：“我要伊利莎白死”。真是可怕到令人毛骨悚然。人性绝不是简单的好与坏，人不会为坏而坏。刘嘉南饰演的艾比·盖尔没有一味的露出她凶残的一面，这个女人也有柔情的一面，不过只是对约翰开放。这正是塑造该角色最艰辛的地方。给我触动最深的是在第一幕中，刘嘉南把艾比·盖尔的纯情，痴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她突然从背后深情的拥抱着心爱的人，说出的那段肺腑之言让人不由觉得艾比·盖尔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女子，她只是爱约翰到了一种近乎癫狂的地步，其中透露出来的种种无奈和凄美之感都是通过演员细腻的表演呈现出来的。我不能否认她的爱，但是我也不能原谅艾比·盖尔要别人付出生命作为代价来满足她的爱。这与话剧《雷雨》中的蘩漪：交织者最残忍的爱与最不忍的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另一位女主角是由刘佳扮演的伊丽莎白同样使人印象深刻。该角色好像为她量身定做似的。首先，刘佳对此人物理解得非常透彻：伊丽莎白虽然对丈夫（约翰·普洛克托）与艾比·盖尔有私情颇为不满，但她还是深爱着丈夫（她为丈夫养育了三个孩子。为了保全丈夫的名声，她在法庭被审中，平生第一次说谎：否认普洛克托在外和别的女人通奸）。刘佳的外表好似天然的就有着一种高雅与庄重的气质，很是吸引人。由此可见，指导老师在演员的选择上独具慧眼。在最后一幕中，她明知丈夫不签字就会死，但她还是没有去劝他，因为她一直相信丈夫是个好人，他的决定应该由他心目中的上帝来评判。在与丈夫诀别的时候，伊丽莎白轻抚着丈夫的脸，泪流满面的与他深情相吻。这一刻，使得观众都禁不住泪湿衣襟。这正符合了作为演员应该具有的深刻，真挚的体验，和细腻，生动的体现，达到内外的完美统一，才能调动观众的情绪并深深的打动着他们。

（三）节奏感强

优秀的演员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会根据角色的发展状态和心理变化来调整表演方式。在对角色的性格展现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靠准确的戏剧节奏。在戏剧中，作为舞台节奏，它的范围要比音乐、美术等要广泛丰富的多，因为它是时与空统一的艺术，是动和静结合的艺术，是直观性和过程性统一的艺术，是再现与表现的结合的艺术。戏剧中的人物性格丰富多彩，剧情发展相当复杂，内容涉及面比较宽广，舞台节奏也相应地更为复杂。【3】苏民（濮存昕之父）导演曾说：戏剧节奏是舞台艺术创作者把各方面的创作因素都完美的综合起来，才获得一个新的舞台艺术的，既有整体又有局部的完美统一的结果。《萨勒姆的女巫》的节奏掌握比较到位。从序幕的艾比·盖尔施巫术：把血淋淋动物仍向地上时就揪紧着观众的心。接着另一个兴奋点就在众人审问蒂图芭时（大家有节奏的一个个围绕着她）：有的拿鞭子，有的说出恶毒的语言，有的用凶狠的目光逼向她。第二幕前期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其实人物内心节奏还是强烈的。直至后来的一个场景：普洛克托冲上去用手狠狠地抓住契佛的肩膀阻止他带走妻子，此刻节奏非常紧凑。因为动作性也是节奏感的一部分，舞台上没有可有可无的形体动作和语言动作。在最后一幕的高潮中，普洛克托捏着认罪书大喊到：“因为那是我的名字，因为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有第二个名字了……我已经把灵魂交给你们，你们就把名字留给我吧。”在类似于这种冲突较激烈的情节中，演员们的肢体动作和舞台语言都处理地较干净，利索，既符合了生活逻辑，又符合舞台创作规律，从而加强了整部戏的节奏感。

二、台词风格

    于老师特别注重台词的表现力。在排演中，老师不放过每一句甚至每一个词的语音、语调、语气、逻辑重音、情感色彩的细致处理，从而使该剧的台词也成为一个亮点。

（一）自然鲜明的口语化色彩

剧情虽然发生在1692年的美国，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但至今观众看起来都容易理解并接受。这归功于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作者不是以论述或说教的方式叙事出来，而是通过人物形象化、细节化、生动化、故事化的语言展现出来。指导老师在排演中一再强调要说人话，用心去说话，也就是用贴近、接近生活中的人物语言，而不是去演、去刻意展现声音的优美性。

（二）清晰悦耳

大部分演员的台词都能做到重音明确、抑扬顿挫、停连得当，使观众在观看精彩表演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圆润饱满、穿透力较强的声音。但部分演员对于潜台词的掌握还有待加强。

（三）独特的性格色彩

    体验派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断言：“没有性格特征的角色是不存在的”。【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过：“演员应该渗透到艺术作品里整个人物性格中去，连同他的身体形状、面貌、声音等等都了然于心，它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和所扮演的人物融合成一体。”【5】这也就是说演员要突出角色的性格特征，不仅靠外貌和动作，台词也是塑造人物重要的手段之一。

该剧的台词很好的体现出人物的不同性格：

丹福斯总督：“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个邪恶分明的时代，无论是什么人？要么就和法庭站在一边，要么就只能被认为是反对法庭，决没有中间道路。感谢上帝，上帝啊！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邪恶和善良，混杂难辩了。”苏杰用他那低沉、浑厚的男中音把一个妄自尊大、专横武断，自认为是上帝的代言者的丹福斯总督刻画得栩栩如生。

吕蓓卡：“这是谎话，这是谎话，我怎么能诅咒我自己呢？我怎么能这样欺骗自己。”“约翰，什么也不要害怕，另一次审判在等待着大家呢!”张玉臻通过压低声音，放慢说话的语速，很好的表现了一个心地善良、坚韧不拔、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吕蓓卡。

普特南太太：“噢！这真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一定是有魔鬼在和你捣乱。”“她能飞多高？她能飞多高？是魔鬼钻到她们身体里去，脸上，背上，都钻进去了都钻进去了。肯定是的。”赵春燕通过故意拔高声音、气息上提、改变话语节奏的方式来调整音色。把该人物反复无常、神经兮兮的特点扮演得惟妙惟肖。

三、舞美设计

舞台上的整体设计都运用了象征手法。台上树立着一根一根的大柱子，告示着人们被重重的谎言与阴谋包围着。中间挂着一个大大的十字架，表明宗教势力密不透风似的笼罩在萨勒姆镇上。当总督对女孩子们说到她们一个个将被处以绞刑时，台顶上突然降下几根绞索绳，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仿佛当年那种残忍的刑法就将发生在眼前。主旋律的反复出现与舞台灯光恰到好处的运用更加深了该剧的舞台艺术魅力。

在演出当中，当台顶的几根绞索绳“倏地”的降下来时，我觉得可以再放低点，使得投影在背景墙壁上的绳子正好处在墙上人影的脖子上。这样更能凸显统治者的暴烈和残酷。在第一幕中，普洛克托说完这句话：“帮派？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帮派？”节奏没有把握好，走得太快，以至于普特南叫他的时候，演员已经在场下了，演员的提起预知反应会使观众瞬间跳戏。有个别演员的表演过于激动，显得有点过火。不过，瑕不掩瑜，整体良好的演出效果，使得这些问题略显得微不足道。我想，这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是一场学生的演出，相信毕业后通过社会上的磨练，他们会愈加优秀。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该剧的得与失。希望大家能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我们的话剧之路越来越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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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2132.htm" \t "_blank" �麦卡锡�主义是1950—1954年间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人，有“美国文革”之称。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





